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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路公派去英国威尔士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已快两年了。他

到英国一年后就开始办理申请我出国陪读的手续。如今我总算

领到了签证，这本来是一件高兴事，但一想到要离开可爱的女儿

到异国他乡去，心里就感到非常难受。女儿四岁多了，自从陆路

出国后，和我相依为命，我白天送她上幼儿园，晚上给她讲故事，

教她背唐诗、学算术。女儿虽然有淘气的时候，但她却给我带来

了不少欢乐和幸福。

“我会想妈妈的。”女儿说道。我每次跟她提起要去英国的

事她都要哭。

“妈妈也会想亮亮的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去英国？”

“因为你爸爸在那。”

“爸爸不好，爸爸不喜欢我。”

“不，你爸爸很喜欢你的。”我搂着女儿也哭了起来。

记得在北京英国驻华大使馆面谈时，领事馆的小姐问我为

什么不申请女儿一同前往英国，并问了谁来抚养孩子之类的问

题，仿佛我是在遗弃孩子似的。难道我能告诉她我工作的大学

要我签了“子女不能随同出国”的合同吗？

离开孩子的前一天晚上，父母做了丰盛的晚饭为我饯行。

我本想那天晚上就把女儿留在父母家，可孩子怎么也不依，我只

好让她回家和我睡，让母亲第二天一早就来陪她，这时她已经知

道睡醒觉就见不到妈妈了。我问孩子有什么话要对爸爸说，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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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“：快点回来，三个人吃饭。”我含着眼泪回答“：一定！一定！”

经过二十来个小时的飞行和停顿，我所乘坐的从香港飞往

伦敦的海湾航空公司的飞机，顺利地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。我

在机场的候客厅见到了等候已久的丈夫陆路。

分别近两年了，久别胜新婚，小俩口都特别高兴，自然有说

不完的话。但一谈起孩子，我不禁又泪如雨下，孩子在外公家肯

定又哭着找妈妈了。

陆路带我到伦敦的中国使馆教育处的招待所暂住下来。他

准备陪我在伦敦玩几天，因为他所就读的威尔士大学在加的夫

市，离伦敦虽然不远，但他说以后我们来伦敦玩的机会不会

太多。

第二天早餐后，陆路就和我出门游览伦敦城了。

“我房间住的那几个男士说你一定很贤惠。”陆路一出了招

待所的门就对我说。

“他们怎么知道？他们又不认识我。”

“他们昨晚在食堂吃饭时见过你，他们说你看上去不会发

脾气。”

“可我没跟他们说过一句话啊！”

“麻烦了，像你这样温柔，在国外要吃亏的。”

“那我怎么办？”

“别急，慢慢来。”

陆路带我游览了海德公园、蜡像馆、维多利亚广场，还有

许多我叫不出名的名胜古迹。伦敦确实很美、很干净，公园里

牵着狗的人不少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，又是那么陌生，而我却

要在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下开始我新的人生，我真的会

吃亏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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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的夫市是英国威尔士东南部的港口城市，也是威尔士首

府。它是一座美丽而又古老的旅游城市。七月的广州骄阳似

火、气候炎热；而这里却气候宜人，凉得几乎连穿短袖衬衫出门

的机会都没有。城市倒是挺幽静的，尤其是那片大而整齐的绿

草坪，有两条林阴遮覆的深深小道。陆路说，每逢春天，小道两

旁的树儿，开出粉红色的美丽花朵，构成一幅童话般的绚丽景

色，非常迷人。草坪的另一端，是网球场和幼儿活动场所。每逢

阳光明媚的时候，就有不少玩耍的孩子和打球的健儿。草坪的

对面，过了马路，是一栋四层楼的楼房，陆路和我的“家”就在这

栋楼的三楼。

我们的住处是一套四室一厅的大单元。房东老太太是一位

波兰人，她住两间卧房，其中一间是留给她在曼城做事的儿子来

探望她时用的。另外两间卧房作为客房出租，其中小客房住着

一位黑龙江来的朝鲜族男学生小朴，陆路和我住大客房。厨房、

浴室和客厅大家共用。房子里的家具很旧，看样子长年没有装

修了，屋里没有暖气，也没有管道热水，洗澡只能自己烧水。虽

然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大城市广州仍是很平常的

事情，但在英国却成了无法想象的可怕的事情。我们房间的地

毯还是在大街上捡的，我觉得比老太太客厅的地毯还要好。据

说有些大陆留学生有时在规定收垃圾的夜晚捡家具，陆路一位

朋友的一套七成新的沙发就是在大街上捡的。陆路在我来之前

住在大学的学生宿舍里，条件还不错，他十分怀念在那里生活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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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的时光。但因为学生宿舍不让家属住，而且为了省钱，才搬到

这儿。这间房子尽管条件很差，但离学校很近，穿过草坪再走两

三分钟就到了陆路所在系的办公室，而且离市中心不远，买东西

方便。正是这个原因才使陆路搬进这里的。听说，很多大陆留

学生排着队等着住老太太这两间租金便宜的客房呢。

为了让我尽快熟悉环境，陆路带我逛加的夫市。他首先带

我去光顾了一家香港人开的瓜菜店，因为店主是一位五十开外

的老头，故大陆人都称他的店为“老头店”。加的夫的大陆人都

知道“老头店”的菜便宜，有些人尽管住得很远，却不惜劳苦来

“老头店”买菜。

陆路还带我逛了不少超级市场，走了不少地方，惟独没有去

市中心的女皇大街（ ，我感到纳闷，几次都到了这

条街的边上了，却不过去走走。陆路说那条街是全加的夫最繁

华的街，相当于广州的北京路，那儿的东西我们买不起。的确，

小俩口要靠丈夫每月有限的生活费生活，哪有钱光顾那些漂亮

的时装。我每次把超级市场的商品价格折成人民币，就买不下

手了，太贵了。

陆路陪了我几天，就又像往日一样每天到系里忙学业。剩

下我自己在家，闷得很，我特别想亮亮、想家。我每天只去“老

头店”和一个叫 的超级市场，因为我手里的钱只够买

肉菜。

按英国的法律规定，每一个来英国准备居住半年以上的外

国人都应到警察局登记，注册费要几十镑钱。有的大陆人为了

省钱，一直拖着不去办理注册手续。我向来胆小，不愿做违法的

事，来英国刚一周就去办了注册手续，花了三十六镑钱，令我心

痛不已。晚饭我做菜做得很少，陆路吃晚饭时见菜很少，便说：

“我一个人住时，总想着你来了，我就有好菜吃，做梦都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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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吃你做的菜，怎么你来英国后做的菜这样的呀？”

“你要多少钱标准啊？我没有挣到钱，哪敢花钱啊？要不，

你找个工作给我吧。”

“以后再说吧。你也不一定干得了。”

“总不能老在家呆着，要么找个英语班读读也行。”

“现在是暑假，语言学校要八月份才招生。你急也没

有用。”

陆路今晚要请他的朋友刘女士夫妇来吃晚饭，我下午就开

始忙开了。刘女士和陆路是乘同一架飞机来英国的。她出国前

和她先生同在国内一所大学任教。在英国，一般大陆来探亲的

都是妻子来探丈夫，而刘女士的丈夫却来探妻子，曾有人为此取

笑他，他也为这感到面子上过不去。实际上，他曾比刘女士先有

一个赴美读博士学位的机会，并已通过了 考试，但却因

种种原因夭折了。刚来英国时，妻子叫他找点工打打，他感到非

常难为情，堂堂一个大学讲师，要去餐馆洗碗，像什么话？而如

果不去打工，男子汉要靠妻子养活，还有面子没有？无奈，他只

好周末悄悄在一家餐馆洗碗。

七时许，这对夫妇来了。刘女士是一位中等身材的女性，戴

着一副宽边眼镜，披着绿色的风衣。人们对女博士的印象大多

数是长相一般的才女，而刘女士却是我所见过的女博士生中最

漂亮的一个。这对夫妇为了事业，都三十好几了，还没要小孩。

客人们对我做的几道菜很赞赏，大家都吃得很开心。谈到

打工的问题时，刘女士的先生说“：我已经想通了，连罗燕这样

的名演员在美国都打工，我们打打工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”

“对啊，”刘女士接着说“：能够自食其力，不用光靠我的生

活费，你心里也好受些，同时生活也有所改善。”

我对打工倒不觉得面子上过不去，眼下我正愁着找不到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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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我盼着早日能有机会打工挣钱。不久，机会终于来了。

一天，一位从哈尔滨来的博士生带着他刚来英国的妻子来

我家。他们刚从一间小饭店问工回来，那家饭店需要一个既懂

英语又能说广东话的人做楼面，他太太因既不懂英语又不会说

广东话而无法胜任此工作，便来问我是否愿意去试试。

我和陆路下午五点钟去这家餐馆见工。在等候老板时，我

仔细打量了这家小饭店，只有十张桌子，暗红色的地毯，粉红色

的台布，左边的墙壁上是一幅万里长城的油画，右边则是梅花国

画，餐厅很干净，很舒适。

老板从厨房走了出来，他是一位只有二十七八岁的精明小

伙子。他问我问题时，都是陆路替我回答，我一直没出声，感觉

到自己的心在扑通直跳，我从未做过餐馆活计，英语又说得一塌

糊涂，我能做楼面吗？小老板倒是个爽快人，他叫我周五、周六

晚来试试做楼面，届时穿白衬衣、黑裙和黑鞋。我听了后既高兴

又担心，高兴的是我总算有机会挣钱养活自己了，担心的是我对

餐馆服务工作一窍不通，英语又不好。陆路对餐馆工作也一无

所知，无法教我餐馆英语。而且目前在加的夫餐馆干活的大陆

人几乎都是洗碗的，无法向我提供有关常识。

周五这天下午，风和日丽，陆路送我到小饭店门口，一再嘱

咐我不要太紧张，但我仍然带着紧张的心情踏进小饭店的门槛。

小老板叫我先吸尘，我把地吸干净了，一位小姐才来上班。她叫

琳达，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东方年轻女性。她生长在英国，从未

去过她的家乡香港，对大陆更是一无所知，但她对大陆人非常歧

视。她根本没告诉我应该做什么该怎么做，就叫我接单、配饮

料。我不知如何下手，不断地被琳达骂来骂去。见我什么都不

会干，小老板两口子对我很不高兴。

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混了两晚。收工了，小老板把两晚的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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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给了我，我谢过了他，正要转身时他又叫住了我：

“阿玲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“说吧。”我的心立刻提了起来，小老板可能要炒我的鱿

鱼了。

“我想要你下周起做厨房工，洗碗。因为你不会做楼面，琳

达不高兴。”

“好吧。”我无可奈何地回答。

我借上厕所的机会，数了数工 四十镑。我激动极了，钱

我已经把去警察局注册的费用挣了回来，这是我来英国后第一

次挣到的钱，可一想到我要被打进厨房，不免又沮丧起来。

小老板开车送员工回家的路上，琳达对我非常友好，显然她

对我被打进厨房，不用和她争饭碗感到非常高兴。

我拖着异常疲倦的身子回家，陆路还没睡，他一直在等我。

我把工钱交给丈夫，并说了要做洗碗工的事。

“洗碗就洗碗吧，干不了就不干了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没听说

加的夫有几个大陆人干楼面的。”陆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似乎

不理解我此时的感受就像是被炒了鱿鱼一样难受。

第二周的星期五，在小饭店的厨房里，小老板叫我切洋葱和

青椒，洋葱辣得我泪水直流。琳达进厨房取东西，不知是真心还

是假意地为我开了窗。

加的夫的夏天气候宜人，白天特长，要晚上九点多钟才开始

天黑。今年的游客很多，加上此时又是加的夫国际艺术节的高

峰期，所以餐馆的生意特别好。我是新手，对工作不熟悉，免不

了理会不了小老板的意思而怠慢了客人，小老板因此而老发脾

气。我好委屈，真想哭，不过那种感受比挨琳达骂要好受些，因

为我是给小老板打工，不是给琳达打工。可是琳达似乎总跟我

过不去，本来我已经是在厨房干活，不应受她的使唤，可她总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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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不是，一会说我碗洗得不干净，一会又说我不把盆里的脏碗

拿走。我忙得晕头转向，切菜时不慎切到手，鲜血直流。为了不

让小老板他们看到，我用菜叶盖住伤口，但血还是渗了出来。这

时琳达又大声骂了：

“阿玲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这么多碗还不洗。”

我默默地戴起手套洗碗，血流在手套里了，渐渐止住了。好

不容易才熬过了生意的高峰期。

“很累吧？”小老板娘跟我拉家常。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答道。

“其实在英国做工比在大陆做还辛苦。”小老板娘是从大陆

嫁给小老板的。

“我刚来时，很闷、也很想家。我常想起和我一起干活的姐

妹们。我们一起插秧，一起割禾，一起唱歌，多快活。就是钱

少。”她接着说。

“你现在不想家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怎么不想？在这里每天都是做工、睡觉，好闷的。可是家

里人总以为你发了大财。”

不少没出过国的中国人认为国外就是天堂，出国就会发财。

出了国的人才知道在外国生活简直就是“洋插队”。他们有许

多苦衷没法向国内的人解释，即使诉说了国内的人又能相信吗？

我已经获得了加的夫一家教育学院的交际英语培训中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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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取通知书。我被分配到中级班，第一课是自己介绍自己的情

况。我第一个介绍：

“我叫陈劲玲，来自中国广州，丈夫在威尔士大学攻读教育

学博士学位，我现在是家庭妇女。”

我刚介绍完，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三十多岁的东方女性也跟

着介绍自己，我觉得她挺面熟的，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。她说：

“我也是家庭妇女，名叫杨梅，来自中国上海，丈夫在威尔

士大学化工系读博士学位。”

杨梅的话音刚落，我就记起这位个子高高、身材比较丰满、

说话带有上海口音的成熟女性，原来我在北京排队办赴英签证

时见过她。她当时排在前面，她与领事小姐面谈完后就不停地

向排在她后面的人讲她的面谈经验。其中她说的“英国人对广

东人特大方，广东人办去英国的签证一般不会被卡下”给我印

象很深，使我当时对能顺利通过面谈增加了信心。

杨梅和我成了好朋友。我们俩暂时都还没有正经的工作，

我每周仍在那家小餐馆做两个晚上的洗碗工，杨梅则每晚在一

家上海人开的餐馆做几个小时实习楼面活。

“你会广东话，找工作容易多了。”杨梅在放学的路上对

我 说 。

“我看也不见得，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。”

“你要是胆子大到处问，就不愁找不到工作，因为你懂广

东话。”

我向来脸皮薄，不好意思上店里问。别人都羡慕我懂广东

话，都认为在英国找工懂广东话比懂英文还有用，我却体会不到

懂广东话的优越性。我的丈夫又是书呆子一个，整天就想着早

日拿下博士学位。哪像杨梅的先生，她还没来，就为她在他们上

海老乡开的餐馆找到工作。尽管现在做实习楼面挣不到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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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只要杨梅钱，但老板说 好好干就可录为全时工。杨梅正为能

得到这份全时工而认真学着。

我和杨梅一起上“老头店”买菜。老头店的旁边，还有几家

印巴人开的瓜菜店。大陆人为了买到最便宜的瓜菜和水果，宁

愿多花点时间几家菜店都走走，哪家的哪一样菜便宜就买哪一

家的。

我在老头店刚买了大白菜、红萝卜和土豆，杨梅也从印巴店

买了西红柿和苹果等。

“印巴店多收了我三十多便士。”杨梅心痛地对我说。

“他称菜时你没有看着？”

“看了，但是我不会看那机子。”

“左边是单价，右边是总数。上次我也给他骗过，他把单价

的大白菜打成

“你的大白菜多少钱一棵？”说到大白菜，杨梅便问我。
”

“这么贵，那边才

这回轮到我心痛了。大陆人在国外把钱看得很重，买东西、

办事都尽可能省钱。为了省钱，宁可住条件很差的房子，宁可走

路不坐车，甚至为了省下洗澡的费用，拖家带口地到离住处挺远

的 的运动馆洗澡。这个洗澡房本来是大学为做完

体育运动的学生提供的，却也成了不少大陆人的洗澡场所，看门

的老头对此也习以为常不过问了。有好几个星期天，我和陆路

也上那儿洗澡，因为不好意思专程去洗澡，就先租场地打完羽毛

球才洗，洗完澡就上购物中心买肉菜。

几周以后，杨梅正式在那家上海人开的餐馆做全时工了，工

作虽然辛苦，但收入很可观，令我羡慕极了。她不知听谁说有家

新开的中国杂货店猪肉很便宜，便约我下了课一起去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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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货店里的蔬菜新鲜极了，这些在广州都是些最平常不过

的蔬菜，在这里却成了稀有产品，只有中国店才有，而且价格很

贵，我根本买不下手。在英国，一年四季都是吃芹菜、土豆、红萝

卜和西红柿等，对广东人来说，这些都不算是真正的青菜，很想

尝尝真正的绿叶菜又舍不得花钱，只好作罢。

杨梅买了菜干和辣椒酱，我买了榨菜和酱油，两人又各买了

一大块猪肉和几磅排骨。买到了便宜的肉类，两人都很高兴，杨

梅提出上女皇大街，我当然同意。来加的夫快四个月了，我还没

上过女皇大街，虽然没钱进大商场感到有点难为情，生怕热情的

店员 （您需要买什么？）”，但有杨梅做来问

伴，心里觉得踏实一些。

杨梅在她喜欢的一件款式新颖的绿色连衣裙面前不愿移

步，她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。这样高档的时装，我们只能看，根本

买不起。

逛了几家时装店，杨梅说她想买一块手表送给她先生，因前

几天他的手表坏了。于是我们来到一家首饰店，我们对橱窗里

摆着的各式各样的精美首饰赞不绝口。

“小何的丈夫买给她的项链就跟那条一样。”杨梅指着一条

带着红色钻石的金项链说道。

“她丈夫是博士后，有钱，我们没法跟她比。还是去看手表

吧。”我说道。

杨梅为先生买表，挑了半天，最后买了一块比较便宜的前苏

联生产的表。

“你第一次做 （全时工）挣的钱，就给先生买手表，

他一定很高兴。”我对杨梅说道。

“还不知道他要不要呢？”

杨梅的回答令我吃惊，原来她和先生的关系一直不太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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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们婚后不久，先生就作为公派访问学者来了英国，女儿是在先

生出国后才出生的。后来她先生转成了自费攻读博士学位，在

国外几年了，他一直未回过国，对未见过面的女儿也谈不上感

情。杨梅来英国后，跟先生经常吵架。上周杨梅在第一周做全

时工的休息日里，为先生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，谁知等到夜里十

二点多先生才回来，饭菜早就凉透了，杨梅气得和先生大吵起

来。真是的，这对夫妻在别人看来是挺般配的一对，家庭生活却

不尽如意。

杨梅还想买一条上班穿的黑裙子，却发现钱不够了。

（取）钱“你可以去银行 。”我对她说道。

“你陪我去吧，我刚申请到银行自动取钱卡，还没用过取

钱机。”

我也没用过取钱机，我只见过一次陆路用。不过有人做伴，

杨梅的胆子壮了一些，她把卡插进机子里。

“糟了，好像被卡住了，我的卡会回来吗？”杨梅焦急地

说道。

正说着，卡被退了回来，她没有取到钱。

“你可能把卡放反了。”我也紧张起来。

杨梅又试了一次，这次她成功了。她取了十镑钱，便和我一

道去了一家旧货店。店员全是些做义务工的老太太，所挣的营

业额全交给癌症研究机构做研究经费。在老太太的热情帮助

下，杨梅买了一条称心如意的二手货裙子。

买了东西后，杨梅便乘车直接去餐馆上班。我因没有挣到

钱，所以只好走路回家。我今天很高兴，总算逛了女皇大街了，

虽然有点像是“陈奂生”上城似的。

加的夫大学一年一度的电影协会又开始吸收新会员了。每

个学生只要交十几镑钱会员费，就可以入会看很多场电影，我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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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路都入了会。

头场电影是在下午放映，陆路和我都去了。在电影院，我见

到了陆路的一位来自香港的同学，这位同学有个好听的英文名

叫莱斯利。她刚完成硕士课程，准备继续读博士。听说她正和

来自日本的同学相爱，这位日本仔完成硕士学业后，去了欧洲

旅游。

“阿玲，你今晚不用做工吗？”莱斯利问我。

“要。我看完电影就去。你的日本仔怎么样了？”

“他现在在荷兰，过两天就回来。他不肯留下来，他说他参

加了十一月份的毕业典礼后就回日本去。”

“他要是留在英国教日语，肯定可以挣到钱。”

“他不肯。他说他是学英语的，要回日本教英语，为他的国

家服务。我说服不了他。”

停了一会，莱斯利又问我：

“你找到工作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还在那家小饭店做 （半份工）。”我无可

奈何地回答。

“那你去我们老人会做义工吧，我们每星斯四中午聚会。

那里有些餐馆老板的父母，也许能帮你找到工。”

“好吧，我试试看。”

老人会是加的夫政府资助的华人福利机构，每星期四中午

举行午餐会，参加活动的主要是退了休的华人老人。莱斯利刚

申请到半份政府工，在这个老人会工作，收入还不错，可以解决

自己的生活问题，但学费还得家里人资助。她家属于香港的贫

民，父母已年迈退休，她靠两个哥哥资助学费。莱斯利和日本仔

的恋爱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反对。莱斯利的父母就是在抗日战争

后期为了躲日本军队的袭击而从广东逃难到香港的，他们岂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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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忍女儿嫁给日本人。而日本仔的家人看不起中国人，他们担

心若儿子与莱斯利结婚，莱斯利会把她的父母接到日本去。

应莱斯利的邀请，我去了老人会。此时莱斯利正忙着她

的工作，我和她打了招呼后，便帮忙摆椅子、端菜，不小心撞了

一位胖胖的大婶，我们几乎同时说“ （对不起）”。老人们

之类的简单英语单词，我心都很习惯说 想看

来这些老人都西化了，他们肯法看不起大陆人，我感到有些不

自在，根本就没敢提找工的事。过了一会，莱斯利把那位胖大

婶介绍给我：

“阿玲，这位是肥婶，她先生是老人会的副会长。”

“你好，我们刚才见过。”我说道。

“对。以后得闲就来老人会啊，我们很欢迎你来的。”

“好的，不过我是大陆人。”

“没关系。我们不会看不起大陆人的。我以前也是大陆

的，后来来到香港，二十多年前又从香港移居英国。”

尽管肥婶和许多老人对我都很热情，但我不好意思第一次

来做义工就提找工的事。

加的夫的冬天真冷。一连下了几天大雪，路很滑很滑。这

天，我顶风冒雪，深一脚、浅一脚地好不容易才来到小饭店。一

跨进门槛，就见一位身材修长、长得很瘦的三十多岁的中国女子

正在吸尘，她给我的印象是像个修女，面带愁容。我感到纳闷：

怎么琳达不来上班了？这时那位女子对我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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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是阿玲吗？我是来接替琳达的，她怀孕了，所以不

干了。”

我两周前就觉察到琳达肚子大了，不过我没想到她真的怀

孕了。在英国未婚生育并不少见，但琳达是中国人，她未婚怀

孕，在中国人看来是丢人的。

这位新来的楼面是香港人，未婚。原先她在另一家餐馆

干，因受不了同事们嘲笑她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婆而辞工，恰巧

小老板需要人，她就来这里干了。她是一位基督教徒，教会是

她精神寄托的地方。她和我才认识，就老要拉我上他们教会。

几乎每次和她一起工作她都热情地叫我去教会，但我对去还

是不去始终拿不定主意。于是，我把新楼面邀请我去教会的

事告诉陆路。

“你就去看看吧。听说有的大陆人也去过教会，不是想去

信教，而是想去找工作。”陆路劝我去。

一听说有可能找工作，我便来劲了，我决定去看看。那天正

是新年除夕，我特地洗了头，洗了澡，穿了件粉红色的毛衣和黑

色短裙。我去到教会时，大家已经开始高唱圣歌了，我悄悄地坐

在后面，那位小饭店的新楼面朝我会意地笑了一笑。我不会唱

圣歌，跟着音乐哼了几下。歌声一停，一位中年男士上台说，他

很高兴今天又有一些新人来教会，并问大家信不信上帝，大部分

人都举起了手。我没有举手，因为我不信上帝。

“这并不是很神圣的问题，上帝在欢迎你们，不相信也没关

系。还有人信上帝吗？”中年男士又说开了。

又有一些人举起手，我还是没有举手，心里觉得特别慌，生

怕有人强迫我举手。这时那人又说：

“不相信上帝的我们也同样欢迎。”

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，总算松了一口气。接着一位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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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走上讲台，看样子他是学生，他在讲 圣经》：

“人一生下来是有罪的，为了洗罪，就进教堂，上帝会为你

洗罪⋯⋯”

我对他的演讲不感兴趣，但我现在不怕了，因为没有人再叫

我举手信上帝了。我不信教，我不相信人一信教，就会变得善

良，但我愿人人都善良，愿人与人之间平等和睦相处。

男青年演讲完毕，大家又一次祈祷，唱新年歌，然后吃新年

蛋糕。许多人很热情地跟我聊天：

“你会广东话，很好沟通的，以后得闲（有空）多来教会呀。”

“好啊。”我嘴这么说，心里却想着我再也不来了。

大伙和我从英国的气候、生活习惯谈到香港和广州的美食、

天气，大陆的计划生育等。在问到我的女儿时，他们对我女儿没

能和我一道来英国表示不可理解。

“难道你不想孩子吗？”一位妇女问我。

“想。但她快要上小学了，我怕她来了影响她将来的

学习。”

我不愿说出我所工作的大学不让我带孩子出来，否则又要

听到他们指责我们国家了。其实这只是我的工作单位的事，与

国家无关。我不愿在国外说中国的坏话，也不愿香港人小看

大陆。

我很想借此机会问问他们能否介绍个工作给我，可每次他

们问到我是否做工的时候，那位和我一起做工的新楼面就抢着

告诉别人说我已有工作了，是做厨房洗碗的。她故意把“厨房”

二字说得很重，我听了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。我没法再提找工

的事，因为那楼面似乎对我找工作的事特别敏感和不客气，我不

打算在此找工作了，但我下了决心一定要跳槽，做楼面。

教会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吃自助餐。因为是新年聚会，所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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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餐很丰盛，有八个菜。教会会员交一镑钱付晚餐费，我是第一

次去教会，所以不用付饭钱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才注意到，来教会

的大多数是香港青年学生。虽然我没有找到工作，但总的来说，

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星期天，而且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

杨梅告诉我她明天要去医院做人流，上不了课，叫我帮她请

假。她来英国前上了避孕环后，月事一直不正常，下身经常出

血，所以她只好请医生把环取出来。谁知环刚取出不久，她就怀

孕了。她不想再要孩子，只好做人流手术。

“行，我明天帮你请假。你先生陪你上医院了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嗯。”她答道。

“他对你还不错嘛。”

“哪啊？我哪有你这么幸运，先生每周都陪你去看电影，还

和你一道去看芭蕾舞。那天去检查后，一出医院我就跟他吵开

了，他说明天要我自己上医院。”

其实我和陆路看的那场英国伯明翰芭蕾舞团的名演员演的

著名芭蕾舞剧《睡美人》，是陆路的西班牙同学请我们去看的。

杨梅曾多次要求她先生陪她去看电影，她先生坚决不肯，为此她

和先生还吵了好几次架。最近杨梅和先生的关系越来越恶化，

她丈夫提出离婚，但杨梅为了女儿，不肯离婚。女儿五岁了，从

未享受过父爱。杨梅想多挣点钱，好让女儿能过得好一点。

杨梅做了人流手术后，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。她便去大学

找了一份与她专业有关的义务工。大陆有的学生为了延续签

证，就跟导师白干活，干了一段时间后，导师有可能帮他申请到

钱读书或工作。杨梅也想试试走这条路子，她白天去大学上班，

晚上在餐馆打工，这样她去语言学校上课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

我和她也不常见面了。

新年一过，雪停了。太阳出来了，今天天气真好。接连十多


